
· 8 · 现代物理知识 

回忆张文裕先生 
唐孝威 

我在 1956 年和张文裕先生初次相识，那时我在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张先生 1956 年从

美国回国，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我和所里几位

同事到他在北京中关村的家里看望他。 
那时我听说，张先生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

实验室工作过，原子核物理学家卢瑟福是他的导师，

还听说张先生在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领域有过重

要发现，例如在宇宙线实验中确定μ子和原子核没有

强相互作用，并发现了μ介原子；我对他的科学成就

很钦佩。 
后来我调到青海工作。我在“文革”中经受磨

难，身体很坏。当时王淦昌先生和张文裕先生听说

我的遭遇后，都非常关心我。王淦昌先生设法把我

安排到北京休养，张文裕先生把我调到刚成立的高

能物理研究所工作。那时张先生是高能所的所长。 
1973 年 12 月我到高能所报到，受到张先生的

亲切接待。我到所里后接受一项科研任务，是根据

航天部门的需要，在返回式卫星中安装探测空间辐

射的仪器，来测定空间辐射对卫星舱内物体，如电

子器件的影响，确定需要用多厚的特殊金属屏蔽层，

以保护卫星星体及内部所载物体不受损坏。 
我们研究组用热释光剂量仪、固体径迹探测器

和核乳胶作为记录空间辐射的探测器，把它们安装

在返回式卫星舱内的不同部位，来进行卫星舱内空

间辐射剂量的记录和观测。在卫星回收后，全组同

志对探测到的空间辐射的剂量数据进行了处理、测

量和分析，为以后的卫星设计提供了有用的实测资

料。我们同时还在核乳胶探测器中观测和分析了空

间原初宇宙线高能重原子核的径迹和相互作用事

例。张先生对此十分高兴。 
1977 年 7 月丁肇中教授来北京高能所访问，张

文裕所长和李滔同志和他谈了派遣年轻的物理学家

参加他在德国汉堡将要进行的高能物理实验的问

题。这件事得到邓小平同志和方毅同志的重视，随

即决定派出一个由十人组成的中国实验组，参加高

能物理的国际合作实验。这次派遣的具体部署和组

织工作，都是在方毅同志亲自领导下，由张文裕先

生和李滔同志负责进行的。张先生和李滔同志对我

们出国的工作作了细致的安排。 
我们在 1978 年 1 月到汉堡工作，当时我带了张

文裕先生写给丁肇中教授的信，面交丁肇中教授。

我们到国外后，张先生一直十分关心我们的工作和

生活，经常询问和了解我们的情况，鼓励我们努力

工作。我也经常通过使馆向所里汇报我们在国外的

工作情况和体会。后来丁肇中教授多次回国访问，

张先生都同他进行详细的讨论。从 1982 年起，张先

生又支持我们参加在日内瓦的 L3 国际合作实验，

并且指导我们的工作。 
1978 年至 1979 年我在汉堡工作期间，结识了

也在那里工作的日本东京大学物理学家小柴昌俊教

授。当时我和他都对检验质子衰变的实验很感兴趣。

我在 1979 年 9 月回国后和他多次通信联系，商讨合

作实验的方案，建议中日两国合作，共同建造大型

水契仑柯夫探测装置进行实验，实验将在中国进行。 
我在初步确定实验设计和调查国内山洞条件

后，向张文裕所长作了详细汇报。张先生对我和小

柴昌俊商定的合作实验方案表示大力支持。他认为，

建造大型水契仑柯夫探测装置进行检验质子衰变的

实验很有意义，如果探测到质子衰变事例，将是粒

子物理的重要成果；如果探测不到质子衰变，这个

大型水契仑柯夫装置用于宇宙线研究，也肯定会发

现新的物理现象。 
在张先生的支持下，我向有关领导部门提出了

正式的申请立项报告，同时还带了所里的年轻人到

我国西部山区铁路沿线实地考察，寻找合适的隧道

深洞，为实验做了许多前期的准备工作。但是我提

出的申请报告没有得到科学院领导的批准，因此这

项合作没有能实现。 
张文裕先生给我的一个很深的印象是，他非常

重视理论和实验相结合，强调要大力发展实验科学。

他曾多次和我谈过开展实验仪器研制的工作。 
1980 年我和几位同事合写了《粒子物理实验方

法》一书，张先生为书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说：

“要使自然科学在我国真正地生根和健康地成长，

就必须十分重视和大力发展科学实验工作。”“有些

人往往把理论和实验本末倒置，或错误地认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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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脱离实验而独立发展。实际上，实验是理论的

泉源、科学的基础。因此，十分重视和大力发展科

学实验，实为当务之急。”他又说：“中国旧式的培

养（或学习）的‘传统’，读书、读书、再读书，即

只见书本而不见仪器与实验的‘传统’，终将一去不

复返。若然，则‘科学技术现代化’幸甚，‘四化’

幸甚，国家幸甚！” 
我在张先生领导下工作，得到他的指导，也常

向他请教原子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的问题。记得张先

生曾和我详细谈过他 1943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研制火花计数器和α粒子能谱仪的情形。 
张先生是火花计数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研究

多丝型粒子探测器的先驱者之一。火花计数器是一

种粒子探测器，用金属细丝和金属板作为电极，在

电极间加高电压，带电粒子通过电极间时会产生电

火花，从而记录粒子穿过的位置。多丝型粒子探测

器用许多根金属细丝和金属板作为电极，可以同时

记录带电粒子穿过的径迹。 
张先生和我谈到当年情况时，再三谦虚地说：

“这种火花计数器的思想是罗森布鲁姆首先提出

的。”当时，罗森布鲁姆提出了计数器的设想和初步

设计，但因年事已高，没有做多少具体工作，不久

就返回法国。具体的研制工作，包括计数器的设计、

制造、试验、调整以及在强磁场和高真空中进行α

粒子能谱的测量工作，都是张先生做的。后来，日

本和英国的学者称这种火花计数器为“张氏计数

器”。张先生对我说，他完全不同意这种叫法，虽然

他研制和使用了这种计数器，但只提他而不提到罗

森布鲁姆是不全面的。我听了张先生的这些话后，

深为他的这种高尚品德所感动。 
据我所知，张文裕先生同赵忠尧先生和王淦昌

先生有深厚的友谊。有一次，张先生因病住在北京

医院，我去医院看望他。那时王淦昌先生听说我要

去医院看望张先生，特地写了一封信，要我带给张

先生，向他问候。 
张先生十分关心和爱护年轻人。有一段时间我

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张先生非常关心我，不但多

次和我谈话鼓励我，还托别的同志带话鼓励我，使

我非常感动。多年来他对我的培养和关心，我永远

铭记在心。 
在张文裕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我深切地怀念

他。他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的精神，以及爱护青年、

培养青年的热诚，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浙江大学物理系  310027） 

                    
唐孝威，中科院院士、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 

 

中美科学家合成最小 
碳纳米管结构富勒烯 C90 
近日，浙江大学和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科研人员成功合成世界上最小碳纳米管

结构的富勒烯 C90，成果发表在 2010 年 49 卷第 1
期的德国《应用化学》上，被评为该期刊的“热点”

论文，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富勒烯和碳纳米管由于其独特的结构和性质在

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的利用以及新一代纳米电子

计算机等领域有着极为重要的应用价值，引起了世

界范围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和各国政府的广泛重视。

合成的 C90 富勒烯具有纳米管结构，直径为 0.7 纳

米，长度为 1.1 纳米，呈 D5h 高度对称性，被誉为

世界上首个能在空气中稳定存在、直径最细、长度

最短、结构完美的封闭形状的最小碳纳米管。它是

连接富勒烯和碳纳米的桥梁，本身兼有富勒烯和单

壁碳纳米管的某些双重性质，作为新材料，其用途

将非常广阔。 

据悉，富勒烯衍生物是有机太阳能电池中优先

使用的材料，如果使用新发现的纳米管状的 C90，
可望有更高的太阳能利用效率。有机太阳能电池装

置与传统的化合物半导体电池、普通硅太阳能电池

相比，其优势在于更轻薄灵活、成本低廉、可大面

积推广。另一方面，传统的硅基材料晶体管微电子

元件的尺寸随着制造工艺的日益精良而越来越小，

不久将达到其物理极限。碳纳米管凭借其独特的结

构和优异的电学性能，成为最有希望的纳电子器件

材料之一。制备出长短和粗细均一可控，且无缺陷

的单壁碳纳米管是一个极富挑战的研究课题，这里

报道的纳米管状 C90 富勒烯的合成为上述单壁碳纳

米管的合成提供了一个导向性的思路。 
（摘自2010 年2 月8 日《科学时报》，作者：张巧玲）

 


